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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所在的缓坡放眼望去，村里人的房子
错落地点缀在一片翠色的田地中。房子周围绿树
如茵，地里的庄稼生机勃勃，其间劳作的人们清晰
可见，不时有鸡鸣狗吠传入耳中，真是一个宛若桃
源的小村庄。

看我们对村里的景色啧啧赞叹，王瑞森说：
“这都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以前，在这一片
地方，牺牲了很多同志。”

这话让我们想起了刚进村是遇到的那个村
民大哥说的话，他说，王瑞森从解放前就一直在
找寻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遗骨。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瑞森告诉我们说，当年他离开沙冲沟回到

家乡后就听说了一件事，说红军走后不久，流落
下来的红军就被抓起来给杀害了。

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就在如今我们
所在的这个缓坡上，年轻的王瑞森在夜色中静静
地坐了很久。

月色皎洁，夜风如水。
王瑞森在心里暗暗许下一个愿望。从此，这

个心愿便伴随了他七十多年，而他的身影也在山
间和树林里奔走了七十多年。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王瑞森说，
“我想到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是我的战友，为了
帮助穷人打天下来到我们这里，他们牺牲了，他
们远方的亲人都不知道，都不能给他们收一下尸
骨，我就想看能不能找到这些烈士们的尸骨，好
好地埋起来，让他们能安息。”

在当时的情况下，王瑞森不敢大张旗鼓地打
探那些红军被杀害的具体地点。于是，他只能悄
悄地询问一些村民。

后来，王瑞森成了家，有了贤惠的妻子和可
爱的孩子。但是，他寻找烈士遗骨的事情一直没
有停下过。而此时，他通过多方打探，终于明确当
年有二十八名红军在赵磨子和敲邦石一带被杀
害，于是王瑞森的身影便时常在这些地方出现。

“解放前，父亲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稍
不注意便会引来杀身之祸。家里人都很担心，都
劝他不要再找了，但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王显
明说，当年，每一次王瑞森去赵磨子和敲邦石一
带时，家里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此时的王瑞森也深知，自己已经有了家室，
不再是一个人了，自己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不让家人担心。然而，一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连
一座坟墓都没有，他就觉得自己对他们负有责
任。

时间长了，人们发现总有一个人在赵磨子和
敲邦石一带徘徊，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没人知
道这人到底在找什么。于是，好奇的人们开始猜
测，有人说可能是挖药材，有人说也许是以前藏
了什么宝贝现在想挖出来却找不到地方了，还有
的人甚至就只说了两个字——“疯子”。

对人们的议论，王瑞森置若罔闻，继续做着
自己确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已无从知道，在多年的时间里，个头不高
身体瘦削的王瑞森爬过多少坡，穿过多少林子，失
望了多少次，又多少次因心中的那个愿望而选择继
续坚持。

“烈士们是为了老百姓牺牲的，一想到他们
的尸骨还流落在荒山野岭，我心里就难受。他们
牺牲了，但是我活着，我就得为他们做点事情。”
王瑞森说，当时自己就是这样想的。

在寻找烈士尸骨的同时，王瑞森还在寻找着
他牺牲了的战友王长命的侄女。

王长命跟王瑞森是一同参加的红军，也是父
母双亡，家中亲人只剩了一个侄女。

由于同时参军，又是同乡，个人情况又相似，很
快的，王长命跟王瑞森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王瑞森说，王长命年长于他，一直像大哥一
样照顾着他，让他再次有了被亲人爱护的感觉。
然而，在名山百丈关战役中，这个大哥永远地离
开了他。

那是一场英勇而惨烈的战斗，敌人派出了
10多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反
扑。时值冬季，红军战士们顶着严寒忍着饥饿同
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战斗了整整十八个昼夜。最
后，八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了四万多人，王瑞森是
这四万多人里的其中一个。还有三万多红军在这
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牺牲，王长命就是这三万多
人里的其中一个。

这是让王瑞森永生难忘的十八个昼夜，在这
十八个昼夜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地
倒下，看着亲如兄弟的王大哥在他身边倒下。

“王大哥牺牲了，但是我还在，他的亲人就是
我的亲人。”王瑞森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回到家乡以后，王瑞森终于辗转打听到了王
长命的侄女的消息，并从此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
一般照顾着，就像当年王长命照顾他一样。

听着王瑞森的讲述，我们都沉默了。

农历二月初八，是王瑞森的生日。
2004年的农历二月初八，对王瑞森

来说，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
天，是他第一次到沙冲给恩人赵炳兴上
坟的日子。

当年，王瑞森到了沙冲沟以后，为了
避免被人发现，他躲进了原始森林，渴了
就喝点山间的溪水，饿了就找些野菜野
果充饥。

夜里，王瑞森时常听见有野兽的吼
叫，这让他不敢往森林深处去，只在离村
子比较近的树林里活动。

不能往树林深处去，也不能太过接
近村子。在这样有限的活动范围内，王瑞
森饥一顿饱一顿地过着。终于有一天，他
因饥饿而晕了过去。

醒来时，王瑞森发现自己躺在一间
低矮简陋的房子里，一个面容和善的老
人正看着他。在意识恢复清醒的第一时
间里，王瑞森想到了自己的包袱，他慌忙
地爬起来寻找，转头却发现包袱就放在
自己的枕头旁边，那个结和自己打的一
模一样，并没有被人打开过的痕迹。

见到王瑞森醒来，老人赶忙从锅里
舀了一碗清粥端到他面前。

“这是煮好温着的，不凉不烫，吃
吧！”老人和蔼地说道。

听到老人声音里的关切，王瑞森情
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小时候，父
亲对他说话也是这样的。

看着粥里不多的一点米，王瑞森知
道，这也许是老人从所剩无几的粮食中
拿出的一点。

眼中有水雾升腾，王瑞森颤抖着接
过碗，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饿坏了吧，孩子，别急，锅里还有很
多。”老人关切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王瑞森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掉下来。
“后来，我得知老人名叫赵炳兴，五

十多岁，家里只有他一个，是一个孤人。”
王瑞森说，当时，赵炳兴是在上山砍柴的
时候发现了晕倒的他，于是就把他背回
了家并收留了他。

似乎心照不宣的，赵炳兴从没有问
过王瑞森为何会在树林里，又为何会饿
晕。而王瑞森为了不连累老人，也始终没
有对他说明过什么。

砍柴、挑水、放牛、种地……
就这样，在那间低矮简陋的房子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十八、九岁
的孩子开始像父子一样相依为命地生
活。

在赵炳兴家里藏了将近两年后，似
乎风声已过，王瑞森决定告别老人回家
乡去。

那一天，王瑞森给水缸里挑满了水，
喂饱了牛棚里的牛，砍了足够多的柴
……

就像没有问过王瑞森为何到了这
里，赵炳兴也没有问他为何要离开，又要
去向何处。

挥泪告别，背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包
袱，王瑞森再次踏上回乡之路。

回到家乡后，王瑞森凭着自己勤劳
的双手，替人帮工，开垦荒地……慢慢
的，他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子，自
己的家和妻儿。但是，那个面容和善的老
人，那座低矮简陋的房子，那个叫做沙冲
沟的地方一直都是他割舍不下的牵挂，
他时常在梦里回到那里，回到那些和赵
炳兴老人相依为命的岁月里。

王显明说，自他记事起，便常常听父
亲念叨着要去沙冲沟找赵炳兴。“但是那
个时候，由于他有十几亩土地，被划成了
地主，哪里都不敢去，再后来，成分取消
了，他又准备去，我们考虑到赵炳兴老人
当年就有五十多岁，到现在肯定不在人
世了，所以都劝他，说去了也找不到人
了。”

当时在家人的劝说下，王瑞森似乎
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其实在他心里
一直就没有放下过这个事情。

或许，年龄越大，人就会越怀旧。
王瑞森一天天变老，想回到沙冲沟

的愿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
“见不到人，给他上个坟也是好的

啊！”王瑞森时常这样感叹。
为了不让父亲有遗憾，王瑞森的子

女们决定陪父亲走一趟沙冲沟。
确定了沙冲沟的具体位置，安排好

了路线之后，大家便开始商量什么时间
去合适。

就在大家讨论许久而未果的时候，
王瑞森开口了，他说：“就在2月27号这
天去吧。”

子女们不知道王瑞森选取这个日子
有什么深意，但既然是父亲定下的，便也
纷纷表示了同意。

后来的一天，王瑞森的小女儿王金
秀无意中翻阅日历时发现，2004年的2
月27日是农历的二月初八，这一天正好
是王瑞森的生日。

“为什么要在生日这天去沙冲沟
呢？”子女们对于王瑞森选择的这个日子
都有些疑惑不解。

王瑞森说：“赵炳兴老人就像我的再
生父母一样，当年如果没有他收留我，我
可能根本活不到今天，所以我要在生日
这天去给他上坟，感谢他的再生之恩。”

2月27日，这一天终于到了。
置办好香和纸钱等物，八十多岁的

王瑞森带着妻子和儿孙们回到阔别很久
魂牵梦绕的沙冲沟。

几十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物
是人非。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但印
象中那座简陋低矮的小屋早已消失不
见。

王瑞森和他的家人四处打听关于赵
炳兴的消息，然而无人知晓，甚至也没人
知道当年那个小屋里的孤寡老人埋在了
哪里。

就在大家都已失望到准备放弃的时
候，一个姓赵的村民告诉王瑞森他们说，
听自家的长辈说过，他们家有个远房亲
戚就叫赵炳兴，是一个孤寡老人，情况和

他们要找的人一样。
“应该就是他！”王瑞森激动地说。
接着，一行人向村民打听赵炳兴去

世后埋在了哪里。
村民说，他也只是小时候听长辈提

过一下，并不清楚赵炳兴去世后的事情。
“不过，”村民指着一个不远处的山

坡告诉他们说，“以前，我们赵家的人去
世后都会埋在那个山坡上，我可以带你
们去找找看。”

这个消息对王瑞森他们来说简直就
像是久旱中的甘霖，大雪中的炭火。大家
原本被失望占满的心仿佛一下子又溢满
着希望。

既然那个坡上埋的都是赵家人，那
么赵炳兴去世后也一定被埋在了那里。

“只要上到那个坡上，就一定能找到
赵炳兴老人的墓。”大家这样想着，满怀
信心地跟着村民朝山坡上走去。

坡上，散乱着二十多座土坟。
大家开始分头找寻赵炳兴的坟墓。

然而，只有少数坟墓似乎标注了墓主人
的身份，但是因年深日久，字迹都已经模
糊不清了，更多的坟墓没有任何标志。大
家找了几圈都没找到疑似赵炳兴的坟
墓。

这下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毫无结果
地回去？众人将询问的眼神投向王瑞森。

“这里面应该有一座是赵炳兴老人
家的。”王瑞森考虑了一下，说道，“就算
没有他的，那也是他们赵家的本家人，我
们给每座坟都上个香，烧点纸吧。”

就这样，在苍茫的暮色中，一位八十
多岁的老人在每一座坟前插上香，点燃
纸钱，喃喃低语着跪拜下去。他的身旁，
跪着他同样年迈的妻子；他的身后，跪着
他的儿女和孙子们。

他们将这种仪式从一座坟墓依次进
行到另一座坟墓，直到所有的坟墓都祭
奠完毕。

二月的风依然带着些许寒意。风袭
来，王瑞森花白的头发微微颤动，脸颊上
是隐约的泪痕。

祭拜完后，王瑞森让儿孙们拿出带
来的东西和钱交给那位赵炳兴的远房亲
戚，他说，既然他是赵炳兴的亲人，那么
请他替老人接受我们的谢意吧。

此后，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沙冲沟
的村民们总是能见到一个日渐苍老的身
影带着他的家人出现在埋有赵家人的山
坡上。

再后来，王瑞森的年龄大了，身体
也不如以前，出不了远门了。但是，每
一年农历的二月初八，他都嘱咐儿孙
们去沙冲沟，去给那二十多座坟点香
烧纸。

而他自己，则在这一天爬上屋后的
那道缓坡，朝着沙冲沟的方向慢慢地跪
拜。

更多的时候，王瑞森在坡上那块大
石头上坐着，默默地眺望着，没人知道
他望向哪里，因为他的眼神总是深邃而
复杂。

全国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
基础的新型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后，贯彻执
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建设和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川

康革命根据地，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
民族、宗教政策措施，与土地革命时
期的政策措施有了很大区别，因而川
康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新型革命根
据地。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与红

军总司令朱德建立的深厚情谊，更是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
伟大胜利。

党岭雪山——红军长征翻越的第
一座最高雪山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进，从
丹巴翻越党岭雪山进入道孚玉科草原
和八美。党岭雪山海拔5470米，在红
一、二、四方面军所翻越的雪山中，是
最高的一座雪山，是难度和艰苦程度
最大的一座雪山。

红色记忆之红军在甘孜
甘孜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了红色文化的十四个第一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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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感恩之心，几十年
如一日的坚持，这世上能有
几个人可以做到呢？

“战友们，喝口酒吧！”
王瑞森说着，拿起脚边

放着的半瓶酒，打开喝了一
小口，然后往脚下的土地缓
缓地倾倒下去，一阵浓郁的
酒香发散开来。

百年变迁，从旧社会到
新时代，从瘦弱的孩子到耄
耋老人，从一个孤儿到儿孙
满堂，王瑞森见证了峥嵘岁
月里那段辉煌的历史，这让
他对红军对党对社会充满
了感恩之心。

“ 不 忘 党 恩 ，回 报 社
会”，这是王瑞森老人最常
说起的话。他对自己的儿孙
们说过，跟村里的大人和孩
子们说过，也跟曾去探访过
他的我们说过。

我想，这句话一定像一
个烙印深深地烙在他的心
底，让他时时审视着自己，
用他的精神影响着周围的
人，让他始终没有停下感恩
的脚步。

2018年4月27日，王瑞
森遗体告别仪式在捧塔乡
举行，吊唁的人群中有市领
导、当地村民和那些被老人
的精神所感染对他充满了
敬意的人们。

愿老人安息！
愿感恩之心长存！

为
了
让
烈
士
安
息

老红军王瑞森。


